
楔子 

傷心酒店。 

一家位於台北某繁華地區的 PUB。 

店名既然叫傷心酒店，想必店主是一位有段傷心往事的人。 

店內的裝潢十分特殊，只有黑與白兩種顏色。 

你們一定覺得很納悶，這種店會有客人嗎？會賺錢嗎？ 

答案是：會。 

傷心酒店裡賣酒、賣飲料、賣西式餐點、賣中式餐點，就是不賣笑、不賣春！ 

每當週六下午，傷心酒店總是人滿為患。 

光顧此店的人皆是年輕學子，而且以女性居多。 

週六下午店裡有駐唱歌手登台表演。 

店主是個十分冷漠的人，可是，他卻擁有一張絕美的臉孔。 

他的漂亮令女人心折，令男人讚嘆，只是，他從來不笑。 

他經常在店裡，面無表情、機械式的擦著吧台上的透明高腳杯。 

他不多話，通常只有服務生風伊文才能讓他開口說幾句話。 

那麼，這家店為什麼受歡迎？ 

因為與眾不同，而且店主夠冷漠、夠英俊，就連服務生也十分出色，其中又以風

伊文居冠。 

沒有人知道店主的名字。 

想知道嗎？ 

他叫—— 倚時寒，就連名字也夠冷了吧？ 

第一章 

現在是下午五點多，傷心酒店才開始營業不久，此刻店裡的客人並不多。 

倚時寒面無表情地站在吧台內，有些無聊的任腦袋空轉。 

那個年輕女孩又來了，而且還是坐在她常坐的那個座位上。 

她為什麼天天上這兒來？只為了來這兒喝杯飲料嗎？或者是為了風伊文而來？ 

許多年輕女孩有事沒事都喜歡上店裡來，而且一待就整個上午，為的是想吸引伊

文的注意，只可惜她們都打錯如意算盤了，伊文不可能會喜歡上她們其中一個的。 

此時，風伊文的目光一直在倚時寒那張無表情的俊臉上打轉，彷彿他的臉上長了

一粒特大號的肉瘤似的。 

察覺到他的視線，倚時寒冷冷地瞄了她一眼，「妳沒事可做了嗎？」如果是，他

會十分樂意多分派一些工作給她，免得她老是盯著他看。 

「現在客人不多，休息一下也犯法了嗎？」風伊文笑意不減。他那一張撲克臉唬

唬別人還可以，拿來對付她？省省吧！她才不吃那一套！ 

沒錯，她—— 風伊文，是個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女孩，不過，沒有幾個人知道，

來過傷心酒店的人都以為她是男的，而她也懶得解釋。 

「對了，上次那篇關於人狼的報導你看了嗎？」她佯裝受不了的搖頭嘆氣。「真

是麻煩。你說，我們的清靜日子會不會因此而結束呢？」 



「不知道。」他僅是瞥她一眼便轉回頭。「但我想狩狼者應該不會再度出現吧，

畢竟都銷聲匿跡好一陣子了。」 

「希望如此嘍，否則要是害得我們忙著無謂的戰爭，沒空去談戀愛什麼的，就真

的太夭壽了。」說著，她曖昧地朝自家老闆拋了個媚眼。 

倚時寒沒有理她，逕自低下頭開始他的工作—— 擦杯子，擺明了他要開始工作，

閒人勿擾。 

得不到回答，風伊文一把搶走他手上的抹布，「我在跟你說話耶！你難道不能尊

重我一下嗎？」 

倚時寒不得不抬起頭直視她。 

這還差不多！風伊文滿意地甩了甩那一塊自他手上搶來的抹布，不料卻失手甩到

他臉上。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雖然不是故意的，不過真的

很想笑。 

拿下抹布，他淡淡開口。「妳還要跟我說什麼？」 

風伊文勉強克制住滿腔的笑意。 

倚時寒直直地盯著她，瞧她彎彎的眉毛和快要瞇成一條線的眼睛，他就知道她想

笑。 

他後悔了，當初離開家時，真不該心軟帶她同行的。 

「我……咳！咳！你看見角落那個女孩子了嗎？」風伊文憋笑憋得滿臉通紅。 

當然看見了，他又不是瞎子。難道伊文也注意到她了？ 

坐在角落的那個女孩剪了一頭俏麗的短髮，有著一雙明亮清澈的眸子，直挺挺的

鼻子，還有一張嬌艷欲滴的紅唇。她並不是絕世美女，而且皮膚大概因經常曬太

陽而顯得有些黝黑，但是有一股健康美，且充滿活力，是個年輕無憂的女孩。 

倚時寒心中一動，梅兒和他交往時不也是這個年紀？無憂無慮……他嘆了口氣，

收回目光。他早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風伊文饒富興味地盯著他。嗯，好兆頭！ 

「如果沒事的話，去工作吧。」倚時寒淡然道。 

「誰說我沒事？！」她立即反駁，「那個女孩子幾乎天天上這兒報到，而且固定

坐在角落的那個位子，有時候也會和同學一起來。」 

倚時寒揚了揚眉，一點也不想回應。 

「她是來看你的。」風伊文又是一聲輕笑。 

看他？他是動物園裡的猴子嗎？他臉上還是那一百零一號的表情。 

風伊文推了推他，「過去問問她要點些什麼。」這可是在為他製造機會！ 

「那不是妳的工作嗎？」他真搞不懂，到底誰才是老闆？ 

「沒錯，可是……」 

倚時寒打斷她的話，「那麼就該由妳去。」他拿起抹布，繼續擦拭他的玻璃杯。 

風伊文翻了翻白眼。真受不了他，人生苦短，他幹麼活得那麼痛苦？ 

驀地，腦中靈光一閃，她立刻道：「我肚子痛，要上廁所，你自己去招呼人家吧！」



語畢，立即踩著步伐走向後頭。 

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肚子痛的樣子。倚時寒搖搖頭，認命地拿起Menu朝角落的

那個女孩走去，誰教他是老闆呢？ 

「小姐，妳要點些什麼？」遞上Menu，他十分公式化的詢問。 

聶書影自眼角偷偷瞄了他一眼。太幸運了！沒想到她竟然能和他靠得這麼近，那

雙漂亮的綠眸雖然沒什麼溫度，卻已迷得她頭昏腦脹，再加上他的挺鼻薄唇和疏

離卻很吸引人的冷淡氣息……她的心跳一下子加快許多，雙頰也染上紅暈。 

她是聾子嗎？倚時寒不耐煩地又問了一次，「小姐，妳要點些什麼？」 

如果不是伊文，他也不用像個呆子似的站在這裡，他簡直可以想像她捧腹大笑的

樣子了。 

聶書影趕緊回答，「一杯柳橙汁。」 

「好的，馬上來。」他旋身朝吧台走去。 

可才走沒幾步，就聽到風伊文的聲音揚起，「抱歉，沒有柳橙汁了。」 

倚時寒殺人似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她。她是來攪局的嗎？柳橙汁明明還有一大桶

呢！ 

看見他的表情，風伊文卻開心地笑了。 

雖然恨得牙癢癢的，但因為客人已經聽見這話，所以倚時寒只好再度走回那女孩

身邊，道：「對不起，沒有柳橙汁了，能不能換一種？」 

「那……咖啡好了。」 

「好的。」才一轉身，就又聽到風伊文那可惡的聲音再次響起。 

「抱歉，咖啡也沒了。」 

咖啡也沒有？！倚時寒氣得快冒煙。伊文到底在搞什麼鬼？他真怕自己會失控掐

死她。 

好奇地轉頭朝風伊文看去，聶書影瞧見對方滿臉笑容地朝她眨了眨眼。他是在幫

她？！ 

聶書影回他一笑，雖然不明白他這麼做的原因，但是，她很高興能和 Boss說上

話。 

「那你們店裡還有賣什麼飲料？」她笑問。 

「各式各樣的花茶。」倚時寒眉頭深鎖。這女孩大概未成年，不適合喝酒。 

「茉莉花茶好了。」 

「馬上來。」 

走向吧台，倚時寒迅速弄了杯茉莉花茶讓風伊文端過去，並附上警告，「別再搞

花樣。」 

「知道了啦！」應了聲，她輕快地移至那年輕女孩身邊，「小姐，妳的花茶。」

接著一屁股在對方身邊坐定，「我是風伊文，能告訴我妳的名字嗎？」 

「我叫聶書影。」 

「妳還在唸書？」 

他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她身上還穿著制服呢！不過聶書影還是回答了問題。



「嗯，高職三年級。」 

風伊文突然又問：「妳想知道老闆叫什麼名字嗎？」聲音中有著濃濃的笑意。她

發現聶書影的視線不時飄向吧台內，停留在老闆身上，她相信自己沒看錯。 

聶書影心中一驚。他看出來了？但她表面上仍故作鎮定的答道：「老闆叫什麼名

字與我無關。」 

「妳不想知道？」風伊文瞅著她。 

「不想。」明明心裡想得要命，她偏偏不肯老老實實的承認，只是下意識拿風伊

文和吧台內的老闆來作比較。前者愛笑，溫柔親切；後者沉默，冷若寒冰，這樣

兩個極端不同的人為何能結成好友？ 

「既然不想知道，那就算了。」風伊文四下張望，見店裡的客人逐漸增加，起身

離開。「我得去工作了，拜。」 

聶書影不禁懊惱地咬唇。早知道就不要嘴硬了，這下可好，白白失去一個知道他

名字的機會。 

見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聶書影迅速喝完茉莉花茶，付了帳，背起書包離開

傷心酒店。 

風伊文一直注意著她的一舉一動，並自動自發地把她知道的情報全都告訴倚時

寒，「她叫聶書影，今年讀高三。」 

他沒有反應，彷彿她剛才說的話他全都沒聽見似的。 

「這麼晚了，她一個年輕女孩隻身走夜路是很危險的，」風伊文試圖讓他良心不

安，「更何況人家是為了看你才來的耶！」 

晚？現在才六點！倚時寒無動於衷，他的良心今天公休。他揮了揮手，「伊文，

妳打算在這兒呆站一個晚上嗎？」若是其他服務生在發呆，他只消看一眼就可以

把他們嚇醒，偏偏這會兒發怔的人是風伊文，她可是一點也不怕他。 

回過神來，她朝他咧嘴一笑，「我這就去招呼客人，行了吧？」她丟下話就逕自

走開，沒有等倚時寒回話，因為她知道他根本就不會回答。 

倚時寒寧願自己忙碌，不停地忙碌，因為如此他才不會再想起過去。 

十八歲那一年，他認識了梅兒—— 桑梅兒，一個甜美可人的女孩，他為了她不惜

偷偷出島與她相見，並且每天寫一封信給她，兩人的感情如膠似膝。三月十七日

這天，他們約好了在公園相見，可是，他卻被朋友纏住，無法前去赴約，也無法

聯絡上梅兒，他以為她若沒等到他，便會自行離開，但事實證明他猜錯了。 

隔天一大早，他接獲電話，得知梅兒出了意外。為了等他，她遲遲不肯離去，因

而慘遭路過的混混輪暴身亡。 

他的心在滴血、雙目赤紅，不顧一切飛也似的趕到梅兒身邊，生平第一次，他落

淚了，為梅兒、為他自己，也為他們夭折的愛情；他恨天、恨地，更恨他自己，

是他害死梅兒的！ 

因此他不想再帶給別人不幸，若是梅兒不曾認識他，沒有愛上他，沒有和他相約，

或許她就不會死去，他是兇手！ 

想到這兒，倚時寒的神情更冷了。 



 

 

「媽，我回來了。」聶書影像陣旋風似的席捲而至。 

「去洗手吃飯。」陸芝雯寵愛地拍拍她的臉頰，這個個性古靈精怪的女兒是她這

輩子最重要的寶貝。 

「嗯。」轉身走了幾步，她又回過頭來，問道：「沈叔呢？」 

「他有公事要忙。」 

「哦。」聶書影衝進浴室洗了手，然後又衝了出來，神祕兮兮地問：「媽，妳喜

不喜歡沈叔？」 

「小影—— 」陸芝雯真拿這個女兒沒轍。 

聶書影邊盛飯邊道：「老爸已經死了那麼多年，妳還年輕，才三十八歲耶！尋找

第二春是天經地義的事。」 

聞言，陸芝雯差點自椅子上跌下去。 

聶書影眼明手快地趕緊扶住母親，「小心一點。」她說錯了嗎？沒有吧！ 

陸芝雯阻止女兒再繼續說下去，「我們吃飽飯再談。」她可不想消化不良。 

「好吧！」聶書影沉吟了一會兒才勉強同意，反正現在談跟等一下再談好像沒多

大差別。 

扒了口飯，她偷偷打量坐在對面的母親。她是該讓母親去追求屬於她自己的幸福

了，而且沈叔那麼愛母親，這麼多年一直陪在母親左右，她是該撮合撮合他們。 

可是，該怎麼做呢？聶書影開始動起腦筋，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飯，她隨即拉著母

親往客廳走。 

「小影，碗還沒洗呢！」陸芝雯仍試圖作垂死的掙扎。 

「我待會兒再洗。」看穿母親的詭計，聶書影一語便將話題帶過，等母親坐好之

後，她立即開始逼問：「媽，妳到底喜不喜歡沈叔嘛？」 

「妳今天怎麼這麼晚才回來？」陸芝雯迅速轉移話題，不想碰觸那個問題，至少

目前還不行。 

「那個待會兒我會告訴妳，現在請妳先回答我的問題。」她才不會上了母親的當。 

陸芝雯嘆了口氣。誰說女兒比較貼心的？她訥訥地開口，「妳爸爸……」 

「老爸已經上天堂了，說不定此刻他正左擁右抱呢！」為了刺激母親，她不惜抹

黑父親，隨口胡謅地亂說一通。 

陸芝雯哭笑不得地瞪著女兒。 

對於母親的瞪視，聶書影一點也不以為意，還是一臉期盼地等著母親回答。 

「妳問這個做啥？」 

「沈叔等了妳這麼多年，妳也該給人家一個交代了。」其實她挺喜歡沈浩偉的，

對她而言，他像父親也像朋友，「如果沒有感情，那就對他說清楚，別再耽誤人

家的青春了。」 

瞧她說的，好像自己真成了薄情寡義的負心人！陸芝雯無奈地搖搖頭。 

「等妳長大了，有好歸宿之後，我才會考慮這事。」她誠實地說。 



「我已經十八歲了。」聶書影認為十八歲就已經長大，至少，可以考駕照了。 

陸芝雯笑著揉揉她的頭，「等妳結了婚，我才能放心。」 

這樣啊……那麼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把自己嫁出去嘍？她直線思考的很快得出這

個結論。 

但是，嫁給誰呢？她左思右想就是找不到一個人選，這可是個大難題，不過為了

母親的幸福著想，再困難她也得找個丈夫嫁了，這樣一來，母親才能沒有牽掛地

追求屬於她自己的幸福。 

「好，」她斬釘截鐵地道，「我一定要盡快把自己嫁出去，免得耽誤了妳和沈叔

的青春。」 

陸芝雯怔了一下，懷疑是不是聽錯了。剛剛小影說什麼來著？盡快把自己嫁出

去？她才十八歲耶！ 

「妳在開玩笑的吧？」她希望女兒點頭。 

誰知，聶書影卻非常認真地否定，「我是很認真的。」 

此時，在她的心中已經有一個適當的人選了，一個不愛說話、冷漠的人，就是傷

心酒店的老闆。 

雖然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那並不是問題，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號罷了，她看

上的是他這個人，無關乎他的名字，不是嗎？即使他叫阿貓、阿狗，她還是喜歡

他。 

陸芝雯看著女兒臉上變幻莫測的表情，她有預感，女兒有心上人了。 

「妳談戀愛了嗎？」 

聶書影點點頭，隨即又搖搖頭，嘟起紅唇道：「我只是單戀罷了。」 

單戀？陸芝雯這一聽可就有氣了，小影這麼甜美可人，雖然有時有點衝動，但本

質上卻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女孩，竟然有人不喜歡她？！ 

「他不喜歡妳？」 

「也可以這麼說啦！不過，正確地說應該是他不喜歡任何女人。」 

同性戀？！老天，陸芝雯覺得自己快昏倒了，小影什麼人不好愛，怎麼偏去愛上

一個同性戀？這段戀情恐怕是注定要夭折了。 

聶書影未語先笑，不必問她也知道，母親一定誤會了她話中的意思。 

「妳還笑得出來？」陸芝雯不悅地白了她一眼。 

「媽，妳誤會了，」聶書影知道若再不解釋的話，恐怕以後就別想再去見傷心酒

店的老闆，更甭論她準備實行的計劃，「他不是同性戀，只是很冷酷。」 

「冷酷？」 

「大概是受過創傷吧。」她說出自己的猜測。 

「創傷？」 

「媽，妳什麼時候改行當鸚鵡了？」聶書影好笑地問。 

陸芝雯甩甩頭，試著消化剛才接收到的訊息。小影喜歡上一個受過創傷的冷酷男

人？！ 

見母親沒有再搭腔，聶書影抓過一個抱枕摟在身前，也陷入沉思中。雖然他的話



真的很少，可是她真的很喜歡他，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他才會待她像朋友一樣

呢？ 

風伊文好像看穿了這事，他會告訴他的老闆嗎？聶書影有些矛盾地想，她希望風

伊文會向他透露關於她的事，但是，卻又害怕他根本就無視於她的存在。 

陸芝雯試著委婉地道：「小影，妳何不換個對象？換一個溫柔體貼的人，仔細品

嚐戀愛的箇中滋味，不需要急著把自己嫁出去。」 

「可是，我想嫁給他啊！」一說出口，聶書影馬上羞紅了臉。啊！啊！該死的，

她怎麼這麼不害臊？ 

陸芝雯則是非常震驚，她沒有想到女兒竟然已經這麼喜歡那個男人了，「妳真的

這麼喜歡他？」 

「嗯！」她不想對母親說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他。」 

她也不知為什麼，就是喜歡 Boss身上散發的冷酷又淡漠浪子氣息，她從來沒對

任何人有過這種強烈的感覺，因此即使她根本不了解他的性格，仍是對他一見鍾

情，並努力嘗試去接近他，希望他也能夠接受自己。 

陸芝雯並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也無意干涉女兒的愛情，只要她能快樂幸福就

好，「其實妳喜歡什麼人，媽都不反對，只要他能好好待妳。」 

「我相信他會的。」聶書影不知哪來的信心。 

「再三個月妳就畢業了吧？」 

「嗯。」她高興得很，終於可以脫離一大堆的課本了。 

「想再升學嗎？」 

她驚恐地搖搖頭。上大專或技術學院再深造？她又不是有自虐傾向，她的願望只

是當個幸福的賢妻良母，不然幹麼選讀家政科？ 

「我還有些資料要整理，妳早點休息吧。」一向不勉強女兒的陸芝雯點點頭，起

身準備回房。今天就談到這裡吧，她怕女兒再說出一些驚人之語，更怕她的心臟

會負荷不了。 

「哦。」 

聶書影呆坐了一會兒，才記起她的工作—— 洗碗，她一向主張今日事今日畢，所

以立即捲起袖子走進廚房，準備開始洗碗。 

其實風伊文也長得很好看，只不過她對他沒興趣，但是她的死黨小紀可對他著迷

得很，有機會的話，她會替小紀介紹的。 

洗完碗，回到房裡，第一件事就是餵她的寵物嘟嘟吃東西，牠是一隻蜥蜴。 

她伸手讓嘟嘟沿著她的手臂爬到肩膀上，「嘟嘟，怎麼辦？我好擔心他看不上我。」 

嘟嘟打了個嗝，不停地眨著眼睛。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他嘛！」聶書影又說，顯然已經很習慣自言自語，或者對

著一隻蜥蜴說話。「嘟嘟，你說他會喜歡我嗎？」 

也不知是天意使然或者只是湊巧，嘟嘟竟點了點頭。 

聶書影欣喜若狂。那麼她和他是有希望的哦！她伸手摸了摸嘟嘟，既然連嘟嘟都

認為他會喜歡她，那她對自己更該有信心。 



「明天我幫你加菜。」她所謂的加菜，不過就是捉幾隻蒼蠅來孝敬牠。 

第二章 

鈴……鬧鐘驀然大叫。 

聶書影被嚇得摔到床下，「哎喲—— 」她緩緩地爬了起來，揉揉發疼的臀部。天

天都重複這個步驟，屁股都摔得快長繭了。 

見鬧鐘仍是叫個不停，她嘆了口氣，伸手按了它一下。 

嗯！安靜多了，聶書影滿意地揚起嘴角，然後火速更衣梳洗完畢，看了看錶，現

在才七點五分，不錯，有進步了，她對自己今日的表現覺得很滿意。 

餵嘟嘟吃完東西後，她便背起書包走出房間。 

「小影，吃早點了。」 

放下書包，她往廚房走去，「媽，妳今天早上有課啊？」她咬了一口吐司，語音

模糊地問。 

「吃東西的時候不要說話。」陸芝雯指出她的缺點。 

「反正又沒有外人在。」吞下口中的吐司，她咕噥道。 

陸芝雯啼笑皆非地遞給女兒一杯五百西西的牛奶，「這是餐桌上的基本禮儀，跟

有沒有外人在場無關。」 

「是，我會改進的。」聶書影俏皮地行了個舉手禮，但是天知道她改得掉嗎？ 

真拿這個寶貝女兒沒辦法。陸芝雯笑笑。 

看了一下手上的錶，七點二十分，老天，她快遲到了！聶書影趕緊把剩下的吐司

塞進嘴裡，還差點噎著了。 

「慢慢吃。」陸芝雯忙拍拍她的背，替她順氣。 

端起牛奶喝了一大口，聶書影吞下吐司後道：「媽，我快遲到了。」 

「我載妳去。」 

YA！她在心中暗自喝采，她等的就是這句話，在母親任教的學校裡唸書就是有

這個好處，可以搭母親的便車去上學，即使遲到也不怕被登記。 

「謝謝媽，我就知道媽最好了。」她立刻撒嬌討好。 

陸芝雯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東西，拿起車鑰匙道：「走吧！」 

「嗯！」她趕緊拎起書包跟在母親身後。 

唉！上學，一成不變的日子。 

 

 

「書影、書影。」 

才一踏進教室，聶書影就聽見好友的大呼小叫，像是在招魂似的。 

「幹麼？」她放下書包後應道。 

紀知雁快速衝到她身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問：「昨天有沒有什麼收穫？」 

聶書影神祕兮兮地睨了她一眼，「不告訴妳，誰教妳昨天不跟我一起去。」 

紀知雁雙手合十地懇求。「拜託啦！妳告訴我嘛！昨天我得去上補習班，妳又不

是不知道。」 



她故作猶豫地吊著好友的胃口，「這個嘛……我想想。」 

「妳……我們是不是好朋友嘛！」紀知雁氣呼呼地嚷著。 

聶書影笑了起來，「好、好，我說就是了……」她把昨天風伊文主動搭訕的事全

盤托出。 

聽完，紀知雁一臉嚮往。「要是我昨天不用去補習，就可以和風伊文說話了。」 

「那今天一起去？」 

「好啊，好啊，」紀知雁聞言猛點頭，「希望風伊文今天也會過來跟我們說話。」 

風伊文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夢中情人，就算要她整天看著他，她也不會感到

厭煩。 

聶書影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她的目標不是風伊文，所以即使風伊文向她告白，

她也不會覺得高興，她可是很癡心的，她只想要那個冷酷的冰山老闆一個人。 

噹！噹！噹！上課鐘響了。 

見好友還是一臉癡迷的表情，聶書影推了推她，取笑道：「別再思春啦！上課了。」 

「我哪有！」紀知雁嬌嗔。 

是呵，她沒有才有鬼吶！皺皺鼻子在座位上坐定，她瞥了一眼桌上的課表，這一

堂是國文課。 

她打了個呵欠。才第一節課而已，她就已經覺得有些睏了，真不知道今天該怎麼

捱下去。 

聶書影心不在焉地盯著黑板，老師在台上說得口沫橫飛，可惜她一個字也沒聽進

去。 

她天天都到傷心酒店去報到，但是也沒見那老闆多看她幾眼，恐怕他連是不是有

她這一號忠實顧客也不知道，若照她這個樣子等下去，恐怕就算等到她髮白齒搖

都不知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了！ 

這可不行！聶書影不自覺地搖搖頭。她可得趁她還年輕貌美的時候把自己嫁出

去，而且是嫁給傷心酒店的老闆。 

「聶書影，聶書影！」 

老師在台上喚著她的名字，但她卻毫無所覺，直到她身旁的同學扯了一下她的衣

服提醒。 

「喂！書影，老師在叫妳了。」 

「有。」她連忙回神站了起來。 

國文老師好奇地問：「妳不同意我的說法嗎？」 

什麼？她根本就心不在焉，哪有不同意的意思。聶書影馬上回答，「沒有。」 

「沒有？那妳為什麼搖頭？」老師鍥而不舍地問。 

靈機一動，她趕緊裝出一臉崇拜的神情，「我搖頭是因為太訝異了，老師的講解

如此精闢，真是聽您一席話，勝讀萬卷書啊！」 

「好，妳坐下。」 

真、真、真夠噁心巴拉的了，這種話大概也只有她說的出來，不過還真是功效顯

著啊！試問當今世上誰不愛聽諂媚的話呢？答案是每個人都愛聽，即使是假話也



無妨。紀知雁朝她豎起大拇指表示稱讚。 

聶書影則毫不慚愧地點點頭，並回以一笑。 

接下來的時間她收斂多了，除非想再被點到名字。 

好不容易終於捱到下課鐘響，紀知雁立即朝她飛奔而來，「妳真是騙死人不償命，

連那麼噁心的話也說的出口，真是佩服佩服！」 

「不用太崇拜我。」聶書影擺了下手。 

紀知雁翻了翻白眼，實在是受不了她的自我膨脹。 

這時，另一名同學拿了一封信過來。 

「書影，妳還記得上次聯誼載妳的那個建中男生嗎？」 

「唔？不記得。」她馬上回答，連想一下也懶，「怎麼了？」 

同學將手中的信遞給她，「他寫了封信給妳。」 

「我能不能不收？」 

「不能。」 

她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將信收下，然後隨意往桌上一擺，拉著好友就往外走。 

「喂！喂！妳不喜歡他嗎？」紀知雁邊被拖著走邊好奇地問，其實那個建中男生

長得十分清秀，真不知道她為什麼不喜歡他。 

「他們都太幼稚了。」 

幼稚？哈！她聶大小姐大概忘了她自己也不過只有十八歲而已，並未比人家成熟

多少，仍是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罷了。 

心裡雖如此嘲諷，但紀知雁聰明的未加以反駁，她可不想被Ｋ，更何況她還有求

於人呢！ 

如果她想認識風伊文的話，還得拜託好友幫她介紹，所以啦，此時此刻，即使聶

書影說太陽是打西邊出來，她也不會有異議的。 

為了風伊文，她可以連人格也不要！ 

「妳怎麼不說話？」聶書影察覺到好友的沉默。 

「妳有戀父情結，是不是？」 

她老實不客氣地往紀知雁頭上敲了一記，「戀妳的大頭鬼！我只是比較喜歡成熟

一點的男人。」 

「就像傷心酒店那個老闆？」她替她作了補充。 

聶書影沒有否認，因為她說的沒錯。 

「可是，他好冷漠耶！」還是她的風伊文比較好，像和風似的，既溫柔又體貼。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要接近他並不容易。」紀知雁說出她的看法。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聶書影信心十足地道。 

紀知雁莫可奈何地中止話題，看來書影已經作了決定，她也就毋需多費唇舌了，

可是她真的搞不懂書影的想法。 

不知何時，聶書影的手中已多了一些零食，她遞了一罐飲料給紀知雁，然後自顧

自地拉開拉環，仰頭喝了起來。 



紀知雁也拉開拉環，灌了一大口，豪情萬丈地道：「我們互相勉勵吧！」 

「嗯。」聶書影神采奕奕地回應。 

這就是年輕的特權，心動立即行動，不怕阻礙、排除萬難地朝目標前進。 

噹！噹！噹！上課鐘又再度響了起來。 

聶書影的一張臉頓時垮了下來，先前的容光煥發一掃而空，她忍不住嘀咕，「再

這麼坐下去，我們遲早都會長痔瘡的。」 

紀知雁一臉嫌惡地撇清。「要長妳自己去長，我可不奉陪。」 

「本來就是嘛，坐太久或站太久都是不好的。」她一本正經地解釋。 

「走了啦！」 

就這樣，她又被紀知雁拖回教室，繼續另一場酷刑。 

 

 

傷心酒店門外 

 

聶書影背抵著牆，不停深呼吸來緩和激動的情緒。 

僅此一牆之隔，只要她推開這扇門走進去，就能看見他了，她該怎麼做才能引起

他的注意？ 

故意在他面前跌倒？不、不，那太不雅觀了，她可得保持形象才行。 

「書影，妳在發什麼呆啊？」紀知雁原本已經走進店裡了，一轉頭卻沒瞧見好友

的蹤跡，趕緊又回頭出來找她。 

「沒什麼。」聶書影重重地吁了口氣。豁出去了！反正她今天一定得認識他不可，

「我們進去吧！」 

「哦。」紀知雁應了一聲，她真不明白書影到底是怎麼了？好像一到傷心酒店就

很反常。 

算了，只要能認識風伊文就好，他是附近幾所高中、高職女學生的白馬王子呢！

她可得加把勁，以免到時白馬王子被人搶走，那可就欲哭無淚了。 

一推開門，聶書影立即習慣性地朝吧台望去，就見到老闆的人影。 

不論何時見到他，他都是那麼的俊美、冷漠，似乎這世上並沒有他所在意的東西；

那一雙翠綠色的眸子像兩潭湖水似的，令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覺，可惜，他從不曾

主動和人說話。 

風伊文笑盈盈地走近，而他也有一對相同的綠眸。「兩位喝點什麼？」此時店裡

只有她一個服務生，其他人都還沒到。 

紀知雁直愣愣地盯著風伊文瞧，也不答腔，一副標準的花癡樣。 

聶書影仍舊點了一杯柳橙汁。 

「那麼妳的朋友呢？」風伊文又好氣又好笑。真是的，她或許沒有波霸般的胸部，

但也不至於像「吐魯番窪地」啊！為什麼就沒有人看得出她的性別呢？ 

「咖啡好了。」見好友可能一時還無法恢復神智，聶書影便隨意替她點了飲料。 

「OK，馬上來。」 



聶書影在風伊文走後，才用手肘頂了頂死黨，「小紀，妳的口水都快要流下來了！」 

「我哪有？！」紀知雁回過神後，不滿地嚷著。 

「妳那一副色女的模樣，我哪敢介紹風伊文跟妳認識，要是妳以後非禮人家，那

我豈不成了幫兇？」 

「聶書影—— 」紀知雁張牙舞爪地嬌吼，「我像是那種人嗎？」 

「像。」她毫不遲疑地回答。 

聞言紀知雁翻了翻白眼，「不跟妳一般見識，我可是淑女耶！」 

「俗女？」她故意打量好友一番，然後點點頭。「的確是很俗不可耐的女人。」 

果然，紀知雁立即哇哇大叫。「妳怎麼可以這樣子毀謗我！」 

這個樣子像淑女嗎？百分之百不像，倒有點像淑女的媽。 

知道該如何讓紀知雁的態度有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聶書影促狹道：「風伊文端

飲料走過來了。」 

「真的？！」紀知雁趕緊坐好，表現出她文靜的一面。 

聶書影見狀啞然失笑。 

就這麼一會兒的時間，風伊文已經走到她們身邊了。 

「妳們今天好像比平常早了一些。」風伊文將飲料輕輕放下。 

「嗯。」聶書影點點頭，驀地感覺到有人扯著她的裙子，不必看她也知道是什麼

人，「對了，我跟你介紹，她是我的好朋友紀知雁；小紀，他是風伊文。」 

風伊文微微一笑，「很高興認識妳。」 

「我也是。」紀知雁笑得像是一朵盛開的花那麼燦爛。 

聶書影不自覺地視線又飄向吧台，然後深吸了一口氣，端起柳橙汁走向吧台，留

下風伊文和紀知雁兩人相處。 

「我可以坐在這裡嗎？」在說話的同時，她已經自動自發地坐上高腳椅。 

倚時寒的眸子裡閃過一絲意外，但是他還不至於為此感到吃驚，只是漠然地看了

她一眼，仍是不打算開他的金口。 

這小妮子想做什麼？她居然不怕他！ 

「我叫聶書影，」她趕緊趁著勇氣尚未消失之前開口道，「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嗎？」 

停下手邊的工作，倚時寒銳利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她，彷彿想藉此令她感到害怕。 

聶書影被他看得有些心虛，可是她又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何必心虛？ 

思及此，她的勇氣倍增，也就抬頭挺胸，毫不客氣地回瞪著他。 

兩人就這樣對看了半晌，最後仍是聶書影先沉不住氣地別開目光。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她氣呼呼地質問。 

「我像女人嗎？」倚時寒詫異地挑起眉毛。他哪裡不像男人了？但隨即對她感到

一些欣賞。勇氣可嘉，她居然敢這麼跟他說話！ 

終於開口說話了，她就不信他永遠不開口，不過他沙啞的嗓音令人印象深刻。 

朝他甜甜一笑，她道：「不然你為什麼那麼小家子氣，連名字也不肯說？」 

這也算小家子氣？倚時寒啼笑皆非。 

「倚時寒。」 



「什麼？」她一時反應不過來。 

「我的名字。」他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告訴她，因為他一向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哦，」聶書影開心地點點頭，「你叫倚時寒。」她在心中默唸了十餘次，什麼

事都可以忘，就是他的名字不能忘。 

他不應該對她那麼友善的，尤其伊文還曾說過她是為了他而來。看見她的笑臉，

倚時寒回過神，又冷下臉，轉身整理櫃子裡的器皿和飲品，完全無視她的存在，

打定主意不再和她有任何接觸。 

不過聶書影可沒那麼容易被嚇退。 

「喂！喂！」她敲敲吧台，大呼小叫地喊他。 

倚時寒連眉毛也不曾動一下，仍是自顧自地做他的事。 

「倚—— 時—— 寒—— 」聶書影一個字一個字地道。 

嗯？！她是這幾年來第一個連名帶姓叫他的人，難道他的外表變得和藹可親了

嗎？倚時寒不自覺地伸手摸了摸臉。 

「我在跟你說話耶！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很不禮貌？」聶書影似乎不打算停止她的

抱怨。 

好吵！他連身體也懶得轉過來，繼續背對著她，用不帶感情的聲音回答：「我並

未請妳跟我說話。」 

聶書影一陣錯愕，隨即不以為意地道：「你真的很小氣，跟我說話又不會怎樣。」 

她沒哭著離開？在他那樣冷淡又不留餘地的回答之後，她居然沒有一絲異樣，反

而理直氣壯地回敬他一句，的確是令他另眼看待。 

倚時寒的眼中掠過一絲讚賞，隨即消逝不見，不過臉上的表情仍未改變。 

聶書影用她那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的背影瞧，心中竊喜不已。他

的態度雖然一點也稱不上友善，但至少她已經知道他的名字了。 

有進步，再加油吧！她在心中為自己加油。 

喝了口柳橙汁，她再接再厲地問：「你今年幾歲？」她簡直可以聽見自己大得像

擂鼓聲似的心跳。 

長這麼大，她還是頭一回主動跟男人搭訕耶！偏偏讓她遇上一個冰男。 

倚時寒沒有回答。讓她繼續碰釘子，或許她就會覺得無趣而離開了。 

許久之後，身後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響，他以為她已經悄然離開，轉身抬眼看去，

才發現她仍留在原地，支著下巴等待。 

一接觸到他的視線，聶書影立刻綻放出燦爛耀眼的笑顏。「願意告訴我嗎？」她

還沒放棄，因為不是有句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嗎？ 

倚時寒本來不想理她的，可是嘴卻不聽使喚地道：「二十七歲。」 

聶書影笑得更開心，他回答她的問題了！ 

倚時寒別開臉不看她，她的笑靨有股能迷惑人心的魔力，不然他怎麼會如此失

常？這種事不該發生的。 

「你自己一個人住嗎？」聶書影勉勵自己乘勝追擊。 

「……嗯。」儘管理智要自己別再回答，他卻發覺自己無法板起臉來對她。 



聶書影知道得趁這個機會好好探詢她想知道的消息，雖然倚時寒的臉仍是那唯一

的一種表情，可是她卻隱隱約約覺得有些微不同了。 

「你有女朋友嗎？」她不假思索地問出心底最最在意的問題，如果他有女朋友的

話，那她豈不是玩完了？橫刀奪愛這種事她可做不來。 

倚時寒的瞳孔一縮。她問著了他的痛處，該死的，他不該和她談話，難道梅兒的

死還不能令他有所警惕嗎？ 

「有，不過她死了。妳究竟還想知道些什麼？就這麼喜歡挖人家的隱私嗎？」冰

冷的聲音、尖銳的言詞，他又恢復到先前冷酷的倚時寒，現在他只想讓她離開，

他不需要任何人。 

「我……」被他驟變的態度嚇得呆住，聶書影先是錯愕，但在看清他眸中傷人的

惡意時，不禁一陣委屈，水氣也不自覺的襲上眼眸。 

不是這樣的，她只是想了解他，這樣也有錯嗎？她不是故意要令他想起痛苦的往

事，「對不起，我不知道—— 」 

「不必，」他截斷她的話，「妳走吧！我不想看到妳。」 

「我……」她更難過了，眼裡滾落透明的水珠，順著臉頰滑下。她的心好痛，原

來她這麼令他厭惡…… 

付了帳後，不顧臉上交錯的淚痕，她旋身逃離傷心酒店。 

瞪視著她離開的背影，倚時寒的心竟有些難受，他以為他不會再有任何感覺，以

為心早在梅兒死去時也一併埋進土裡，可聶書影那帶淚的臉龐現在卻像在他的腦

子裡烙下了印。 

「你的心是鐵做的？」風伊文走了過來，譴責地斥道。雖然沒聽清楚他們說了什

麼，但聶書影哭著跑掉的原因絕對和他有關。 

倚時寒沒有說話。 

「或者你根本沒有心？」她是不該這麼說他，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過去、

知道他的愧疚，可是這樣傷害另一個女生，她真的看不過去。 

倚時寒仍是不發一言。 

此時，店裡的其他幾位工讀生陸陸續續來上班了。 

「她是無辜的，你無權那樣傷害她。」風伊文又補上這麼一句。 

「閉嘴。」倚時寒煩躁地低吼。 

 


